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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延新（壹点号：文学小青年）

水，是生命之源，是滋养我们日常生活的
甘露。它如同时间的见证，静静流淌在我们的
记忆里。一杯平淡无奇的白开水，能解渴；一碗
滚烫的开水，能冲泡出香茗的醇厚；一锅热腾
腾的粥，能熬煮出无尽的乡愁。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爷爷总是带着抱怨的
口吻说：“什么时候才能喝上黄河水？”他的身
影，随着扁担的吱悠声，日复一日地出现在村
东头的老井旁。而我，总是顽皮地拽着扁担的
一端，听着爷爷的叹息，心中充满了对黄河水
的向往。

岁月如梭，家中出现了一个新奇的“压水
井”。每当父亲用力提压，冰凉清澈的地下水便
汩汩流入水缸。然而，那水总是带着一股淡淡
的苦涩，让人难以忘怀。母亲用这水煮饭，而我
们这些顽皮的孩子，有时会偷偷往水缸里撒东
西，表达对井水的不满。家人们心中都有一个
共同的愿望——— 早日喝上甘甜的黄河水。

第一次真正品尝到黄河水，是在一个炎
热的夏日，随父亲下地劳作。我们的水壶空
了，父亲指着河沟说：“去那里喝些天然的黄
河水。”我们几个孩子兴奋地跑向河边，用手

捧起一口口清澈的河水，那甘甜的滋味至今
仍在舌尖回荡。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上初中了。一天晚
上，我下晚自习回家，看到家门口的挖掘机
正在夜以继日地工作，父亲和叔伯们正在挖
地沟，准备引入自来水。当听说是黄河水时，
我激动不已，因为这意味着我们终于可以告
别那苦涩的地下水了。

黄河，这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她的宽
广与深邃，让我在第一次见到她时就深深感
动。平静的河面，微波粼粼，像极了母亲那亲
切的面容；宽阔的河道，更像是母亲那温情
的胸怀。

如今，我已成家立业，每次回老家，都会
经过黄河。黄河滩区的人民，依托黄河的恩
泽，发展了旅游业和农业，让这片土地焕发
了新的生机，黄河文化也得到了更好的传承
和宣传。在黄河边，无论是朋友小聚，情侣漫
步，还是孩童嬉戏，老人相伴，都构成了一幅
和谐而美好的画面。

“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
黄河水，总流淌在我的心间。

（本文作者为中国林业文联生态作家协
会会员，滨州市作家协会会员）

□李树坤（壹点号：木子乾坤）

齐鲁大地，海岸线绵长曲折。在这条蜿
蜒的海岸线上，有一座地处黄河三角洲腹
地、渤海湾南岸的城市叫滨州。

滨州，因居于“渤海之滨，黄河之洲”而
得名。“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
黄河裹挟着泥沙奔腾而来，穿越滨州汇入渤
海。历史文化悠久的滨州，有着浓厚的文化
底蕴。在滨州，饮食文化独具特色，滨州锅子
饼就是特色名吃之一。传说北宋时期为宫廷
御食，金宋战争爆发，宋皇帝被俘，幼帝被迫
迁都，御厨们四散流落，从此锅子饼落户民
间。据《滨县县志》《滨州地方志》《山东省省
志》记载，滨州锅子饼始创于清朝末年，迄今
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凡是到过滨州的人，
如果不吃上一张正宗的锅子饼，那你就不算
是真正来过滨州。经过几百年的探索、积累
和发展，滨州锅子饼已不仅仅是一种传统美
食，它的背后还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在
滨州，锅子饼已经发展成滨城邢家锅子饼、
沾化桑记流钟锅子饼、无棣佘家锅子饼三个
主要流派。

在滨州锅子饼里，最有名的要数滨城西
关“邢家锅子饼”，据老滨县的县志记载，滨
县西关有一户邢氏人家，靠着祖传手艺制作
锅子饼，技艺从不外传，当地人称之为“邢家
锅子饼”。过去，县城每年都要举办大型的集
会。在大集上，有唱的跳的，有变戏法卖艺
的，有说书唱戏的，买的卖的，还有当地新鲜
的瓜果蔬菜特产，各种特色小吃，人们把这
种大集会俗称为“赶会”，一赶就是五六天。
每逢大会，十里八乡的老百姓就会携家带口
地前来凑个热闹。有许多人慕名而来，是专
门为了来品尝滨州“邢家锅子饼”。2013年邢
家锅子饼制作技艺被评为山东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
在黄河北岸，有一条发源于莘县古云镇

文明寨村的河流——— 徒骇河。清代，沾化流
钟村南徒骇河附近有一个地方叫流钟渡口，
是官道必经之地。相传明朝末年，流钟村有
个叫桑吉祥的人，为养家糊口，便用面粉掺
和玉米粉烙成大饼在街上出售，由于是现场
制作，食客就图个新鲜，纷纷前来品尝。由于
桑家人做生意薄利多销，又童叟无欺，很快
生意就火起来了，有了盈余之后，便开设店
铺，创立了堂号“增德堂”，寓意积德行善。桑
吉祥有三子一女。后来，第三子桑寿山继承
了父业，他在烙大饼的基础上不断进行改
进，形成了风味独特的“桑记流钟锅子饼”。
2008年6月，流钟锅子饼被列入沾化首批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

在滨州，还有一个始于清朝末年的锅子
饼流派，是无棣县佘家锅子饼。传到民国初
年时，锅子饼制作已成为佘家巷村村民陈延
明老人的独门手艺，手艺一直保持传男不传
女的习俗。后来，因为家族人口较少，这一习
俗才渐渐打破，逐渐发展成为佘家巷村一大
产业。如今，佘家锅子饼因酥软不硬、味道鲜
美、香而不腻、老少皆宜的特点而久负盛名，

“佘家锅子饼”已被评为首批滨州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

走在滨州的古街小巷，常闻饼香扑鼻。
滨州锅子饼，不再是地方小吃，已发展成为
山东乃至全国的特色美食。随着时代变迁，
锅子饼见证了滨州饮食文化的发展与变迁，
也承载了几代人的记忆与情感。这饼薄如
纸，金黄诱人，耐嚼有味，不时地触动着人们
的味蕾，轻咬一口便能感受到滨州厚重的历
史与文化。

(本文作者为山东阳信人，滨州市作家协
会会员)

锅子饼的蝶变

水润人心情绵长

□崔洪国（壹点号：风过林梢）

与滨州悠久的历史文化
脉络颇有渊源和交集的两位
名人，一位是孙武，一位是范
仲淹，两人在滨州可以说是家
喻户晓。孙武是兵学家之祖，
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是滨州人
文化和情怀的根源。

其实滨州人不仅广布天
南地北，历史上也是名人辈
出。那天和建林哥聊起滨州人
这个话题，他微信第一时间就
发给我关于李之仪和杜受田
两位名人的资料和信息，他对
滨州的地域文化和历史名人
有过系统研究，滨州老俗话说

“刚熟哩”。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

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此水
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
我心，定不负相思意。”据史书载，
李之仪为北宋词人，自号姑溪居
室，为滨州无棣人。哲宗元祐年间
为枢密院编修官，通判原州，是北
宋中后期“苏门”文人集团的重要
成员。元祐末年从苏轼于定州幕
府，朝夕倡酬。从李之仪师从东坡
就能想见他的风骨高洁和才华横
溢。他尤其擅长词作，其“多次韵”
小令长于淡语、景语、情语。他很注
意用词的精工，在词的意象营造和
情感的含蓄传达上自成风格。《卜
算子·我住长江头》也是他的代表
词作，“立意造语学民歌与古乐府，
即景生情，即事喻理；以水言情，情
感真挚细腻，委婉含蓄。”

还有一位在滨州家喻户晓的
历史名人，就是杜受田，为滨州滨
城区人，咸丰皇帝之师。“书香官宦
门第，进士多人之家”，杜家在明清
是名门望族，曾有“一门七进士”和

“父子五翰林”，杜受田的父亲杜堮
为清嘉庆年间翰林院编修，礼部左
侍郎。据史书记载，杜氏家族自
1500年前后入仕，仅明清两朝的秀
才就有近350名，文官正式做过知
县以上、武将千户以上的有近40
名。咸丰皇帝对杜受田深为倚重，
后世评价杜受田“为臣为子忠孝两
全，为臣为相殚精竭虑。”

现在的滨州有杜受田故居供
后人瞻仰追思，当年李之仪虽颠沛
流离，卒后葬于江苏当涂藏云山致
雨峰，但还是被供奉于后世庆云县
城的“乡贤祠”内。因为古无棣县所
辖区域包括了今天的滨州无棣、德
州庆云县以及沧州市盐山县庆云
镇，后分为东西无棣，当时就都属
于一方水土。俗话说，“一方水土养
一方人”，所以现在的滨州一直把
杜受田和李之仪作为自己的先人
尊崇着。

滨州从空间地域上来说，还
有一个独特或者说与众不同的特
点，就是滨州北临渤海，又有黄河
从西到东越境穿城而过。因为临
海、临河，既有平原，又有山地丘
陵，所以滨州人的性格中就融汇
了渤海的粗犷与鲁北平原的坦
荡，黄河的浑厚和山野的质朴。我
因为曾长期在滨州沾化工作，一
直深受滨州乡土的浸润和濡染。
滨州人的勤劳、朴实、能出大力、
肯吃苦，为滨州人在天南海北赢
得了很好的口碑和声誉。

滨州人敢闯、擅闯、能闯，别人

干不好的，滨州人能想法蹚出路子
干得顺风顺水。博兴的厨房设备，
当初发端于一个小产业，滨州人愣
是凭着一股闯劲做到了南方的广
州、上海，西北的西安、兰州。我曾
经工作的沾化冯家镇冯家村、久山
村、王尔庄村，做海产生意的多，按
说冯家镇周边村庄不靠海，与沿海
临海的一些地方比起来没有优势，
但他们仍把海产批发和海蜇加工
做得红红火火，一年四季，海产品
批发市场没有淡季一说，从天南海
北来的生意人络绎不绝，一回生，
两回熟，三回就成了亲戚。

当时我在冯家镇工作的时候，
冯家南北集、庄科、冯家等几个村
的村民还在北京抱团闯出了自己
的一番天地，他们从北京的餐饮和
住宿行业发现了商机，从上世纪九
十年代开始，就有头脑活泛的在北
京承包了旅馆。北京是大都市，又
是首都，每天人潮汹涌，打工的、探
亲的、旅游的，他们去了需要吃，需
要住，冯家人开旅馆传承着滨州人
特有的朴实、真诚、热情、好客，所
以生意也都做得非常兴隆。一开始
是一个村几个人在北京开旅馆，立
住脚了，一个村的人就跟着去了，
生意起来了，几个村的人就跟着去
了，后来滨州其他地方的乡里乡亲
也跟着去了。

那个年代还是滨州沾化冬枣
种植开始发轫和发展的时期，2000
年前后，沾化冬枣从庭院走向了示
范田和示范园种植，每年国庆前
后，冬枣下市，沾化云集了来自全
国各地的客商，举家游园采摘的、
批发的、贩运的，各种声音，南腔
北调，汇成了丰收年景欢乐喜庆
的海洋。沾化，滨州，随着那一颗
颗红彤彤的冬枣名扬天下，把大
美滨州的“粮丰林茂，北国江南”
带给了南来北往的客。后来，河
北、北京等地想把冬枣树移植到
他们的乡土和庭院里，想让甘甜
爽口的冬枣在他们的田园和院子
里生长、开花、结果，需要管理和
技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那些沾化人二话不说，就跟了去，
手把手地教，直到他们熟练掌握了
冬枣管理的技巧。那种热情、真诚、
利他，成为滨州人在外地人评价中
的加分项。如今的冬枣早已如天南
地北的滨州人，在河北、山西、北京
扎根结果，成为滨州连接天南地北
的桥梁和纽带。

（本文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会
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曾长期
在滨州沾化工作）

天南地北滨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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